
最近先后上映的国产片 《来电

狂响 》 与 《“大 ”人物 》， 票房成绩都

颇令人瞩目 ， 影片质量也有一定的

水准 ， 这多少说明了这几年国产商

业片领域的翻拍热潮 ， 走到了一个

新的拐点。

翻拍作为商业电影项目的一种

快捷 、 安全 、 便利的开发策 略 ，

近几年数量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 。

以前人们倾向于从本土原创力匮

乏的角度来看待这一现象 ， 然而

从另一个层面上看 ， 其实也说明

国产商业类型片的生产规模在不

断扩大 ， 对于好的类型故事的需

求量也增加了 。

考察世界电影史就会发现 ， 翻

拍是最快捷 、 方便的类型本土化创

作方式 ， 也是类型电影发展初期经

常采用的一种简单直接的模仿方式。

因为 ， 一个高度戏剧性 、 结构严谨

的类型化故事 ， 保证了电影有一个

精彩的故事 。 并且 ， 原版故事经过

观众检验 ， 对于一个项目来说 ， 在

经济上具有较低的风险性。

之所以有类型本土化这个概念，

是因为类型是大众文化中最具生产

力的一种创作模式 ， 类型电影已经

成为世界范围内传播最广的一种电

影生产策略 。 但类型电影原是经典

好莱坞时期大制片厂的产物， 所以，

其他国家的类型电影创作 （无论原

创或翻拍）， 就面临一个类型本土化

的问题。

类型本土化即类型移植 ， 需要

满足以下几个条件 ： 一是文化层面

的因素———不同文化语境下的观众

是否能够接受并喜爱某种类型 ； 二

是经济层面的因素———一个国家电

影生产的资金与技术条件是否能够

达到制作某一类型的需要 。 这也是

为什么某些类型经常被翻拍 ， 某些

却鲜少被问津。

这几年中国的翻拍电影 ， 无不

是选择大热的商业电影 。 比如 《来

电狂响》 的原版是 2016 年意大利的

现象级电影 《完美陌生人》， 这部时

间空间高度统一 、 戏剧冲突足够强

烈 、 情节设置异常巧妙 、 人物关系

复杂的电影 ， 已经被近十个国家买

下改编权 ， 至今已经有西班牙版 、

墨西哥版 、 韩国版等 。 《“大 ”人物 》

的原版 《老手 》， 不仅是 2015 年韩

国电影票房冠军 ， 还获得多项大奖

提名。

有一种观点 ， 认为中国电影经

常翻拍韩国电影 ， 是因为同属于东

亚文化圈 ， 文化上有相通之处 。 其

实 ， 文化上的亲缘性与相似性 ， 在

翻拍这一商业电影生产策略中 ， 绝

不是最重要的条件。 选择哪个国家、

哪种类型的电影进行翻拍 ， 基本上

还是一种类型策略———选择类型生

产模式最成熟的 。 所以 ， 国产翻拍

电影最早经常以好莱坞电影为母本，

近几年开始翻拍韩国热门电影 ， 也

与韩国类型电影工业的发展有关。

相比美国 、 日本 ， 韩国电影工

业的发展晚了几十年 ， 其早期并没

有建立起类似美国西部片 、 日本武

士片那样属于本国的类型片种 。 但

是 ， 韩国电影工业近二三十年飞速

发展 ， 用最快的速度建立起成熟的

类型电影生产模式 ， 从借鉴好莱坞

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类型电影经验

开始 ， 逐渐形成了一些成熟的韩国

本土类型， 如犯罪电影、 爱情电影、

战争电影、 恐怖电影等。

韩国电影工业发展的内在驱动

力 ， 就是从借鉴到独创的这一类型

电影移植模式 。 这一模式下的作品

往往更工整 、 更规范 、 更严谨 ， 其

经验也更容易被复制模仿 。 再加上

韩国电影在类型本土化过程中 ， 又

根据东亚文化的独特性 ， 对好莱坞

传统类型进行了改良 。 因此 ， 选择

韩国类型电影翻拍 ， 往往是更保险

更安全的选择 。

近几年被翻拍的韩国电影 ， 无一

不是严格按照类型叙事规则创作的剧

本 ， 其戏剧冲突 、 人物关系 、 叙事结

构 、 情节模式 ， 都异常工整严谨 ， 每

一处都精心设计 ， 确保情感效果能够

达成 。 比如被翻拍成 《“大 ” 人物 》的

《老手 》， 就有着强烈的戏剧冲突 、 贯

穿始终的悬念 ， 以及充满张力的人物

关系。

而 《来电狂响 》 的原版 《完美陌

生人 》， 虽然不能被归为某种传统类

型 ， 但比较接近密室电影 ， 在高度统

一的时间 、 封闭单一的地点 ， 建构一

触即发的戏剧冲突 ， 完全通过人物关

系与人物对话来推动故事 。 与之相似

的还有 《十二公民》， 翻拍自好莱坞经

典法庭电影 《十二怒汉》， 但似乎更适

合放在密室电影的脉络中看。

国产翻拍电影通常选择犯罪 、 爱

情 、 惊悚 、 喜剧这几种类型的作品 ，

从电影产业发达的几个国家 （美国 、

法国 、 日本 、 韩国等 ） 的类型生产状

况来看 ， 恰恰也是这几种类型被生产

得较多 ， 说明这几种类型受众更广 、

更适合跨文化传播 、 也更容易被移植

到其他国家的电影产业环境与文化传

播语境中。

另一些类型由于文化差异 、 观影

习惯 、 经济技术的现状等 ， 很难被移

植 ， 比如科幻类型 ， 出于技术上的原

因， 除了好莱坞， 在其他国家比较少。

当然 ， 这种情况也并非一成不变 ， 随

着社会经济 、 文化的发展 ， 有一些类

型可能逐渐被接受并且传播 。 总体而

言 ， 戏剧冲突强烈的强情节电影 ， 更

容易被翻拍。

然而 ， 一种特定的类型被移植

（翻拍） 到其他国家， 需要在保留原作

故事的基础上 ， 根据这一国家的经济

发展状况 、 社会现实 、 文化语境 、 观

众欣赏习惯等 ， 对其进行某种本土化

的改写 ， 特别是要在很多细节上下功

夫， 才能让观众认同一个外来的故事，

使其更容易获得广泛的传播。

比如根据文化差异与价值观差异，

重新设置人物形象与人物性格 ， 构思

人物关系 。 《来电狂响 》 在保留了原

作戏剧冲突的同时 ， 呈现了中国式亲

密关系的几种典型 ， 以此表现中国人

的婚姻观与两性观 ， 与原作的夫妻关

系完全不一样 。 比如貌合神离 、 明明

已经离婚却在众人面前伪装和睦的夫

妻 。 比如丈夫工作妻子当家庭主妇的

典型中国式家庭 ， 缺乏基本的沟通交

流 ， 也因为经济状况形成夫妻的不平

等地位 。 第三对是软饭男与白富美 ，

则代表基于经济考量而结合的一类群

体 。 由马丽饰演的女强人笑笑身上 ，

则纳入了大龄单身 、 职场性骚扰等社

会话题。

由此， 通过某个晚上的一次聚会，

勾勒出了一幅当代社会的众生相 ， 比

如外卖小哥 、 直播女郎 、 深夜加班的

白领等 ， 都是把最有代表性的当代生

活融入了故事 。 除了爆发出来的戏剧

冲突 ， 还暗含了一些更深层的问题 ，

比如婆媳关系 、 亲子关系 、 女性的社

会角色 、 夫妻关系中的暗面等 ， 揭示

出更广阔的社会现实。

还有一些翻拍片， 则对时空背景、

地理环境 、 生活细节等 ， 也进行了相

应的改编 。 比如 《奇怪的她 》 中女主

变年轻之后是去韩国普遍的桑拿房 ，

《重返二十岁》 中则变成了打麻将场面

与热闹的广场舞 ， 符合中国观众熟悉

的当代社会环境。

由此可见 ， 翻拍看似简单 ， 实则

要在很多细节上下足功夫 ， 才能解决

文化差异与社会现实差异带来的陌生

感与异质性 。 虽然原版电影往往有一

个异常精彩的故事主线 ， 但当文本语

境转换为观众所熟悉的中国社会现实

时 ， 就必须让这个外来的故事 ， 变得

像是从我们当下的社会现实中生长出

来的故事 ， 让观众觉得可信 、 真实 、

亲切 。 只有观众觉得这个故事在中

国是可能发生的 ， 才能获得一个好

的观感 ， 这也是前几年很多翻拍片

失败的原因 。 翻拍是对类型叙事规则

的一种学习 、 借鉴 ， 是对讲故事技巧

的一种磨练 ， 但翻拍中如何处理类

型的本土化 ， 如何解决文化差异 ，

更是创作者们应该重视的 ， 因为 ，

当类型创作从翻拍借鉴转化为原创

后 ， 依然要处理好社会现实与当代

文化在类型故事中的呈现 ， 这是类

型移植与本土化改造无法绕开的一

个难题 。

（作者为电影学博士 、 中国文联
电影艺术中心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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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翻拍？

《捎话》 刘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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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捎话》 只有两个叙述者： 捎话
人库和毛驴谢。 叙述角色转换没有刻
意交代， 有时前一句是库的视角， 后
一句很自然地转换到毛驴谢的视角。

如果不去关心这种转换， 按全视角小
说去读， 也没问题。 在小说人物安排
中， 驴能看见声音的颜色和形， 能听
懂人和鬼魂的话， 能窥见人心里想什
么 ， “人想事情时 ， 心里有个鬼在
动。” 人却听不懂人之外的任何声音，

这是人的局限。

人和万物间皆有障， 作家写什么

像什么， 写驴像驴写马像马， 那是到
达。 一般的写作者都可以做到， 因为
我们的语言本身就具备对事物的描述
功能。 但还有一些作家， 他写草时仿
佛自己就是草， 他和万物之灵是通的，

消除了障碍。 对于写作者， 人心之外，

并没有另一个世界； 而在那属于我们
的心灵世界里， 睁开眼睛看不见的，

闭上眼睛会看见。 作家要多写闭住眼
睛看见的光明。

《捎话 》 中写的是战争给人带
来的身体和精神的分裂 。 其实 ， 即
使在平常生活中 ， 内心分裂也是人
的潜在状态 ， 每个人心中都有另一
个或另几个我 。 至少有一个睡着和
醒来的我 。 乔克努克在外人眼里 ，

是一个人 ， 是毗沙国常胜将军 ， 但
实际上是乔克和努克一对孪生兄弟，

他们俩一个在白天 ， 一个在黑夜 ，

从不见面 。 弟弟努克在哥哥乔克的
梦里率领毗沙夜军作战 ， 把哥哥白
天打过的仗再打一遍 ， 也让战死的
将领再死一遍 。 而当白天来临 ， 昏
睡的弟弟梦见的全是哥哥白天的战
争 。 他们只靠梦联系 。 这其实是一
个人睡着和醒来的两种状态———梦
和醒从不相遇 。 或者说 ， 梦和醒只
在文学中相遇。

从生理学上来说， 我们都可能有
一个没有一起出生的孪生兄弟或姐
妹 。 我睡着时 ， 另一个我在梦中醒
来， 那是我的孪生兄弟， 我看见他在
过一种生活， 他似乎也知道我在梦见
他。 如果倒过来想， 当我醒来时， 我
是否也是在他的梦中醒来呢？

语言在到达时，所述事物会一片片
亮起来。 语言给了事物光和形，语言唤
醒了黑暗事物的灵。 但是，语言也是另
一重夜， 语言的黑暗只有使用者知道，

只有想深入灵魂的书写者可以洞窥。

《捎话》思考的是语言。由语言而生
的交流、思想、信仰等，也都被语言控
制。 连生和死也似乎被语言所掌握。 说
出和沉默，也都在语言的意料之中。 语
言是最黑暗的，我们却只能借助它去照
亮。 这是书写的悖论。 我希望《捎话》的
语言，是黑暗的照亮。但是，我也知道所
有被照亮的，都在另一重黑暗里。 我希
望接近一种冥想中的语言状态。

语言是开始也是结束。 《捎话》中
的库， 很小被贩卖到陌生语言地区，

几乎学会所有远远近近的语言 ，但
是 ，他说家乡话的舌头 ，一辈子都在
寻找家乡的语言，即使他最终知道自
己的家乡语言，早已被另一种语言征
服和取代，但母语仍然在他生命的最
后时刻，被已经僵硬的舌头找到并说
了出来。

我在 《凿空》 中写过一群驴，《捎
话》写了一头叫谢的小驴。我一直想弄
清楚毛驴和人的关系，《凿空》 中那些
毛驴斜眼看着人， 其实也是现实生活
中驴的眼神。我想看懂驴的眼神，我想
听懂驴叫。《捎话》写到最后，懂得几十
种语言的捎话人库，终于听懂了驴叫，

并在死后再度转世， 成为人驴间的捎话
者。 我构造的是一个人和万物共存的声
音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声嘈杂，各种
语言自说自话，需要捎话人转译，语言也
是战争的根源。

而所有的语言声音中， 驴叫声连天
接地。这种未曾走样无须翻译的声音，成
为所有声音的希望。

我不是一个对人世的彻底悲观者。

人可以从身边其他生命那里看到未来，

这恰恰是人的希望。

民间有“门缝看人，把人看扁”的说
法。其实，任何一个单独的眼睛看别人看
世界，都是扁的。 《捎话》中的扁，又有了
更广的寓意。 “扁”让所描述的事物有了
轻盈欲飞的灵魂状态。 “扁”是我设定的
毛驴谢所看见的世界。在那里，天国是扁
的，死亡是扁的。 天空和大地是扁的。 所
有生命和非生命，慢慢地走向扁。扁是万
物的灵魂状态。

除了扁之外还有黑。小说中那头叫谢
的小黑毛驴， 自己带着一个皮毛的黑夜，

和库一起穿越战争。刻在她皮毛下的昆经
更是见不得天日的黑。 《捎话》最重要的几
个战争也都发生在黑夜，或昏天暗地的沙
尘中。 我喜欢写黑夜，我在夜里可以看见
更多。 大白天，万物都肤浅地存在着。

落土是这部小说的氛围，战争和忙碌
使大地上尘土飞扬，扬到天上的土迟早会
落下，但永远不会尘埃落定。 在我的小说

和散文中，土是一个时间概念，包含生前死
后。生于土上，葬于土下。生时尘土在上，那
是先人的土，落下扬起。 死后归入尘土，也
在地上天上。 尘土里有先人寄居的天堂。

在《捎话》中，有一场接着一场的死亡，

但我的着重点不是写死亡， 而是写死亡的
仪式、尊严，我对死的书写是在延长生。 当
死亡来临，死亡并不是结束，结束的是生，

而死刚刚开始， 我写了几个漫长的死亡过
程，这样的书写是对死亡的尊敬，死亡本身
有其漫长的生命，这恰恰被我们忽视。

我曾在印度参观泰戈尔故居，泰戈尔
寝室床头，挂着诗人在这张床上临终前的
一张照片，诗人无助地躺在床上，目光空
洞茫然地看着前方，我不知道他最终是如
何死亡的，但这张照片让我心碎。 一个曾
有过巨大内心精神的作家，到最后似乎毫
无准备，束手无策。 我也读到同样是印度
哲人的奥修，一生研究思考来世，但当他
临终的时候，竟然哭闹得像一个孩子。 他
体面妥善地安排了自己父亲的死亡，告诉
多少人死亡是另一重生的开始。 可是，他
自己的死亡却无法自我安排。 在我的家
乡，在村里，老人们会早早为死亡做准备，

提前选好墓地，做好寿房（棺材）等待。 尽
管死亡来了依旧孤独无助，依旧会有生命
最后的挣扎和不顾，但一切早已准备好。

死亡并不能让我们学会什么，但死亡
里有它自己的生。 我们把它表述为永生。

我在《捎话》中为死创造了无限的生。 面对
死亡、理解死亡、创造死亡，在 《捎话》 所
创造的死亡里， 生命层层叠叠， 并不被
战争和时间消灭。 我们必须为自己的死
创造出生， 这也是我的文学。

（作者为知名作家）

人可以从身边其
他生命那里看到未来，

这恰恰是人的希望

梦 和 醒 从 不 相
遇。或者说，梦和醒只
在文学中相遇

作家要写闭住眼睛看见的光明
———关于我的最新长篇小说 《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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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拍片的“翻身”之路：

文本改写与文化融合
———从近期相继上映的国产片《来电狂响》和《“大”人物》说起

刘起

一种关注

荩2015 年韩国电影票房冠

军、 获得多项大奖提名的

韩国电影 《老手》 剧照

刘亮程

创作谈

茛翻拍 《老手》 的中国电

影《“大”人物》剧照

生命层层叠叠 ，

并不被战争和时间消
灭。 这也是我的文学

文化上的亲缘
性与相似性并不是
最重要的条件

翻拍什么？


